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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表现、根源和困境∗

田文林

摘　 　 要： 伊斯兰极端主义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容忽视的一股逆流。
从表现来看，活动范围的全球性、政策主张的极端性和行为手段的残忍性

构成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主要特征。 从根源来看，宗教保守思潮是伊斯兰

极端主义形成的思想基础；经济边缘化和贫困化处境是极端主义产生的经

济根源；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催生极端主义的外部根源。 从现实困境来

看，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复古主义倾向与复杂现实难以对接，无力承担经济

复兴重任，难以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 从长远来看，伊斯兰极端主义不会

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有关各方仍需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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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 ２０１６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新发展与中国

的战略应对”（１６ＪＪＤＧＪＷ０１０）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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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极端主义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通过将宗教工具化和政治化来表达自

己的政治诉求，对包括伊斯兰世界在内的国际社会构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 ２０１４ 年

异军突起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堪称这股潮流的最新代表。 那么，从全球范围看，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表现特征有哪些？ 产生根源是什么？ 其最终前景如何？ 这些问

题值得深入探究。 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深度探讨。

一、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表现特征

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伊斯兰世界的思想体系中历来都不是主流，但伊斯兰极端主

义对包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伊斯兰现代主义在内的宗教思潮的改造和利用，确已

成为具有伊斯兰因素的一股暗流、浊流乃至逆流。 从表现上看，伊斯兰极端主义的

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活动范围的全球性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信徒分布遍及全世界。 全球穆斯林人口已达

１６ 亿，分布在 １６２ 个国家和地区。 一般而言，伊斯兰世界是指伊斯兰合作组织的 ５７
个成员国。① 穆斯林分布的全球性特征，使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活动范围相应具有全

球属性。 近年来“伊斯兰国”组织兴起后，伊斯兰世界的极端势力“渐成气候”，动员、
活动和破坏能力日益显著，已呈现出“连点成片”的发展趋势。

中东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最猖獗的地区。 “基地”组织注重在“边远地带”建立活

动据点，如利比亚东部、马里北部、埃及西奈半岛、叙利亚东北部等。 ２０１１ 年中东剧

变后，极端势力利用地区乱局形成的安全真空乘机发展壮大。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兴起的

“伊斯兰国”更是谋求公开“建国”，俨然成为中东地区秩序的颠覆者和重塑者。 ２０１４
年全球恐怖袭击死伤人数达到 ３．２７ 万人，较 ２０１３ 年上升 ８０％；２０１４ 年全球共发生

１３，４６３ 起恐怖袭击事件，比 ２０１３ 年增加了 ３５％。 其中，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三

国 ２０１４ 年遭受恐袭次数列世界前三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是制造恐怖袭击的最

大罪魁祸首。②

·４·

①

②

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包括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贝宁、文莱、
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乍得、科摩罗、科特迪瓦、吉布提、埃及、加蓬、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印度尼

西亚、伊朗、伊拉克、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利比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

塔尼亚、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
马里、苏丹、苏里南、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多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和

也门。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ｎｅｘ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２０１４，”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 ｐｐ． ３－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２３９６２８．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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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是伊斯兰极端势力活跃的另一重要区域。 １９９１ 年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出

现了数十个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极端组织。① 这些极端组织都以推翻中亚各国的世

俗政权为目标，对中亚地区安全构成极大威胁。

东南亚也是伊斯兰极端势力盘踞和活动的重点地区。 据不完全统计， 伊斯兰极

端组织在东南亚至少有 ２５ 个，其中印尼有 １６ 个， 菲律宾有 ４ 个， 泰国有 ２ 个， 马来

西亚有 ２ 个， 新加坡有 １ 个。② 非洲大陆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同样表现活跃。 在北非

地区的极端组织主要有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 Ａｌ⁃Ｑａｅ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ａｇｈｒｅｂ）、埃及的“耶路撒冷支持者“（Ａｎｓａｒ Ｂａｙｔ ａｌ⁃Ｍａｑｄｉｓ）、“利比亚伊斯兰战斗

团”（Ｌｉｂｙ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等。 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极端组织主要有以尼日

利亚和尼日尔为中心的“博科圣地” （Ｂｏｋｏ Ｈａｒａｍ）、以马里北部为中心的“安萨尔

丁”（Ａｎｓａｒ Ｄｉｎｅ），以索马里为基地的“青年党”（Ａｌ⁃Ｓｈａｂａａｂ）等。

（二） 政策主张的极端性

伊斯兰极端主义是一种打着宗教旗号的社会政治运动，最终目的是推翻现行秩

序，建立实行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宗教国家，乃至建立包括整个伊斯兰世界在内的“哈

里发国家”。 在伊斯兰极端分子看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邪恶和没落的，当

前伊斯兰国家的世俗政府是西方傀儡，伊斯兰世界摆脱贫困、堕落以及西方控制的

唯一方法，就是使伊斯兰教成为普遍的、绝对的制度，用一切手段推翻各种非伊斯兰

政府，实现完全彻底的伊斯兰化。 在伊斯兰极端分子看来，运用暴力手段清除“异教

徒”的恐怖行为都是“圣战”，这种“为主道而战”的杀戮行为不是作恶而是“行善”，

是合法正当的权利。③ 因此，伊斯兰极端分子经常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杀无辜。

（三） 行为手段的残忍性

在伊斯兰极端分子看来，他们参与的暴力恐怖活动是“正义”反对“邪恶”的战

争，战死后可以直接上天堂，因此其对死亡毫不畏惧。④ 因此，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袭

击方式无所不包。 ２０１４ 年兴起的“伊斯兰国”，更是将各种袭击手段运用到极致。 该

·５·

①

②
③

④

影响较大的包括“伊斯兰解放党”（Ｈｉｚｂｕｔ⁃Ｔａｈｒｉｒ）、“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ｕｒｋｉｓｔ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等 。 此外，乌兹别克斯坦的“阿克

罗米亚”（Ｃｒｉｍｅａｎ）、“萨卡勒” （Ｃａｒｅｙ）和“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等，也是颇有影响的伊斯兰极端组织。 参见张丽娟：《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的结构理论分析》，载《黑龙江民族丛

刊》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第 ２１ 页。
许利平：《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及其影响》，载《当代亚太》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第 ４４ 页。
阿不力孜江·沙吾提：《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的原因及其影响》，载《宁夏社会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１５４ 页。
Ｔｈｏｍａｓ Ｒ． ＭｃＣａｂｅ， “Ａｒｅ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Ｊｉｈａｄｉｓｔ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Ｔｈｒｅａｔ？ Ｊｉｈ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４， Ｆａｌｌ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ｅｆｏｒｕｍ．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７ ／ ａｒｅ⁃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ｊｉｈａｄｉｓｔｓ⁃ａ⁃ｍａｊｏｒ⁃ｔｈｒｅａｔ， 登录时

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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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刻意渲染恐怖气氛，通过斩首、绑架人质、自杀性袭击、虐俘杀俘、贩卖性奴等暴

力血腥行径，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该组织还以反对“偶像崇拜”为由，大肆捣毁

伊拉克亚述神庙、哈特拉古迹，叙利亚历史古城帕尔米拉等珍贵古迹，以及苏非陵

墓、什叶派清真寺、基督教教堂等宗教建筑。① 为谋取钱财，该组织甚至干起摘取和

贩卖人体器官的勾当。 “伊斯兰国”以宗教之名行恐怖之实，其暴力极端行径甚至令

“基地”组织都难以接受，“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赫里曾指责“伊斯兰国”是“极端恐怖

主义组织”。

二、 伊斯兰极端主义产生的根源

从根源来看，宗教保守思潮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形成的思想基础；经济边缘化和

贫困化处境是极端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催生极端主义的外

部根源。

（一） 意识形态根源： 宗教保守思潮是极端主义形成的思想基础

在伊斯兰教史上，极端主义思潮并非伊斯兰教的主流，但始终占据一席之地。

在伊斯兰教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②中，罕百里学派最保守极端，影响力也最小。 然

而，伊斯兰极端主义恰恰是汲取了罕百里学派的保守思想，并延续至今。

罕百里学派由伊本·罕百勒（７８０～８５５ 年）创建，主张正本清源，严格遵循《古兰

经》和“圣训”，反对以个人意见推断教法，认为源自经训的知识是不谬的，源自理性

判断的间接知识则是不可信的。③ １４ 世纪的伊本·泰米叶（１２６３ ～ １３２８ 年）继承和

发展了罕百里学派，主张复兴早期伊斯兰教的原旨教义，恢复经训精神和“萨拉菲”

（Ｓａｌａｆ）④传统惯例，认为《古兰经》是信仰的最高准则，经训是立法的基础。 １８ 世纪

的瓦哈比派继承了罕百里教法学派和伊本·泰米叶的思想，提出正本清源、返璞归

真，净化信仰、消除腐败的宗教主张。 该派认为，所有非逊尼派的派别都是叛教者，

都应该被处死。⑤ ２０ 世纪初，英国“中东通”劳伦斯（Ｔ． Ｅ．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曾感叹，瓦哈比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ａｖｉｄ Ｔｒｅｓｉｌｉａｎ，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ｖｅ，” Ａｌ⁃Ａｈｒａｍ Ｗｅｅｋｌｙ， ２８ Ｍａｙ， ２０１５．
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是哈乃斐学派、马立克学派、沙斐仪学派和罕百里学派。
参见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

第 ２０９ 页。
“萨拉菲”（Ｓａｌａｆ）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先辈”、“前辈”。
Ａｎｄｒｅｗ Ｋｏｒｙｂｋｏ， “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ｓ Ｎｅｗ ‘Ａｎｔｉ⁃Ｔｅｒｒｏｒ’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 Ｉ，”

Ｋａｔｅｈｏ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１，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ｋａｔｅｈｏｎ．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ｌｏｂａｌ⁃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ｓ⁃ｓａｕｄｉｓ⁃ｎｅｗ⁃ａｎｔｉ⁃ｔｅｒｒｏｒ⁃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ｐａｒｔ⁃ｉ，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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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带有清教徒的所有狭隘偏见”，瓦哈比信徒是一些思想还停留在中世纪的边缘

分子。①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活动家赛义德·库特布（１９０６ ～ １９６６ 年）在
其著作《路标》中大力宣扬极端主义思想，谋求以复兴“乌玛”（伊斯兰共同体）为名，
鼓吹通过“行动主义”，走“真正”的伊斯兰道路，用“宗教立法”代替国家法制。② 他

还呼吁通过发动近乎恐怖主义的“圣战”，来反对伊斯兰世界内部和外部的敌人。③

库特布的极端保守思想，成为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取之不尽的思想来源。
按照伊斯兰教的传统观点，世界被划分为“伊斯兰地区”（Ｄａｒ ａｌ⁃Ｉｓｌａｍ）和“战争

地区”（Ｄａｒ ａｌ⁃Ｈａｒｂ）两类，前者指接受伊斯兰统治的地区，后者指尚未被征服、由不

信仰伊斯兰教的异教徒组成的地区。 而穆斯林的任务，就是运用“圣战”手段将伊斯

兰教传播到“战争地区”，使之纳入“伊斯兰地区”。④ 《古兰经》规定：“为主道而战的

人将永远获胜，将得到真主的奖赏；为主道而战阵亡的信徒，比其余的信徒得天独

厚，他们用不着等到世界末日，就可以马上进入乐园” （４７：１５）。 但必须指出的是，
《古兰经》对使用武力的“吉哈德”有严格的条件限制。 只有为了反抗压迫穆斯林或

解救处在残暴统治下的民众，或平息威胁伊斯兰政权的叛乱，才能诉诸武力的

“吉哈德”。⑤

但是，１３ 世纪的著名学者伊本·泰米叶唤醒了长期休眠的“圣战”观念。 他论证

了暴力反抗蒙古统治者的正当性，将“宝剑的圣战”列为伊斯兰教的第六大宗教功

修。⑥ １８ 世纪的阿卜杜·瓦哈卜（瓦哈比派的创始人）也提出，“圣战”是真正伟大的

功业，它可以为穆斯林提供直接进入天堂的机会。 一位当代瓦哈比派学者宣称：“全
能的真主”命令穆斯林对多神教徒作战，直到他们忏悔，“如果他们坚持不承认真理，
他们就必须遭到攻击和杀害”。⑦ 瓦哈比主义认为，只要对方在劝说后仍然不接受并

实践瓦哈比主义所定义的“认主独一”的伊斯兰，就是圣战的发起对象。 这种“圣战”
思想被当代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滥用，为其制造恐怖袭击活动披上神圣外衣。 “基地”
组织、“伊斯兰国”等极端恐怖组织，都与瓦哈比教义有一种思想上的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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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美］斯科特·安德森著：《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陆大鹏译，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８８ 页。

吴云贵：《试析伊斯兰极端主义形成的社会思想根源》，载《世界宗教文化》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第 ９ 页。
Ｍｅｎａｈｅｍ Ｍｉｌｓ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ｖｓ．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Ｔｏｄａｙ，” ＭＥＭＲＩ， Ｎｏ． ３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５，

２００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ｅｍｒｉ．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ｒｅｆｏｒｍ⁃ｖｓ⁃ｉｓｌａｍｉｓｍ⁃ａｒａｂ⁃ｗｏｒｌｄ⁃ｔｏｄａｙ，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８ 日。
Ｉｂｉｄ．
方金英：《穆斯林激进主义：历史与现实》，北京：时事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７０ 页。
念“清真言”、礼拜、斋戒、天课、朝觐是伊斯兰教的五大功修。
Ｓｈｅｉｋｈ ‘Ａｂｄｕｒ⁃Ｒａｈｍａｎ Ｉｂｎ Ｈａｓａｎ Ａｌ Ａｓｈ⁃Ｓｈｅｉｋｈ， Ｄｉｖｉｎｅ Ｔｒｉｕｍｐｈ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ａｗｈｅｅｄ， Ｅｌ⁃Ｍａｎｓｏｕｒａ： Ｄａｒ Ａｌ⁃Ｍａｎａｒａ， ２００２， ｐｐ． １０３， ３８３，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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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是极端主义的“集大成者”。 该组织有意识地妄称自己是在效仿伊

斯兰教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如伊斯兰教初创时期（６１０ ～ ６３２ 年）、四大正统哈里发时

期（６３２～６６１ 年）、阿拔斯王朝（７５０～１２５８ 年）等。 “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自称来

自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所属的古莱氏部落，甚至声称自己是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

（６３４～６４４ 年在位）的后裔。① 按照伊斯兰教教义，只有当“马赫迪”②降临后，才能建

立伊斯兰国家。 为动员和号召民众，巴格达迪宣称自己就是传说中的“马赫迪”。③

为显示其宗教特性，“伊斯兰国”特意在其旗帜上打出“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

德是真主的使者”的字样。 同时，该组织选择黑色作为其旗帜颜色，就是要表达“在

正确与错误、信教与不信教者之间，没有灰色地带”的信念。④ “伊斯兰国”将在线英

文杂志命名为《达比克》 （Ｄａｂｉｑ），同样是在滥用伊斯兰教的宗教术语。⑤ “伊斯兰

国”不断强化自身宗教色彩，目的就是增强道义合法性和社会动员能力，激励极端分

子士气。

总体来看，原教旨主义思潮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提供了思想来源，奠定了其意识

形态基础。 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在行为方式上又不断滑向恐怖主

义。 有研究表明，极端分子的激进化分为四个阶段：前激进化阶段；自我认知阶段；

内化阶段；“圣战化”阶段。⑥ 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形成相互纠缠的复杂

局面，这种思想乱象在非伊斯兰地区并不多见。

（二） 经济根源： 伊斯兰世界经济贫困为极端主义提供土壤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产生发展，有着深刻的现实经济根源。 当前世界体系在本质

上是资本主义的体系，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扩张不断加剧全球贫富分化。 伊

斯兰世界就是这种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典型受害者。 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

伊斯兰世界的国家多数依靠出口原材料和初期产品度日。 据世界银行 ２０１１ 年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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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Ｓｈｅｉｋｈ ‘Ａｂｄｕｒ⁃Ｒａｈｍａｎ Ｉｂｎ Ｈａｓａｎ Ａｌ Ａｓｈ⁃Ｓｈｅｉｋｈ， Ｄｉｖｉｎｅ Ｔｒｉｕｍｐｈ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ａｗｈｅｅｄ， ｐ． １５。 多数著述称，巴格达迪全名为阿布·伯克尔·巴格达迪，自称是第一任正统哈里发阿布·伯克

尔（６３２～６３４ 年在位）的后裔。
“马赫迪”（Ｍａｈｄｉ）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救世主”。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ｃＣａｎｔｓ， Ｔｈｅ ＩＳＩＳ Ａｐｏｃａｌｙｐｓ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Ｄｏｏｍｓｄａｙ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ｐ． ２８．
Ｉｂｉｄ．， ｐ． ２１．
Ｉｂｉｄ．， ｐｐ． １０２－１０３。 达比克是叙利亚阿勒颇北部临近土耳其的一个小村庄。 “伊斯兰国”组织之所以

选择这一名称，是由于当年穆罕默德曾预言，当穆斯林在阿马克或达比克（两个地方均在叙土边境）击败罗马军

队后，“末日审判”就会来临。 “伊斯兰国”的创立者扎卡维曾引用这一预言，将达比克视为穆斯林打败“异教

徒”的决战之地。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Ｄ． Ｓｉｌｂｅｒ ａｎｄ Ａｒｖｉｎ Ｂｈａｔｔ，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ｇｒｏｗｎ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６， ２００７， ｐｐ． ６－７，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ｆｏ．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ｎｅｔ ／ ＮＹＤＰ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ｄｆ，登
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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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阿拉伯世界工业制造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远低于除撒哈拉以南地区之外的其他

地区；高技术占制造业出口产品比重只有 １％ ～ ２％，比撒哈拉以南地区还低。① 由于

缺乏源源不断创造财富的工业制造能力，阿拉伯世界的贫困化趋势不断加剧。
１９８０～２００４ 年期间，阿拉伯世界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不足 ０．５％②，阿拉伯国家实际工资

水平和生产力水平停滞不前，与 １９７０ 年持平。③

中亚国家的经济贫困化问题同样突出。 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贫困率

达 ６０％ ～７０％；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公务员月收入只有几十到 １００ 美元，大学教授月薪

不足 １００ 美元；即使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哈萨克斯坦，贫困率也高达到 ４０％。④ 阿富

汗和与之毗邻的巴基斯坦联邦直辖部落区、开伯尔—普什图省，社会发展指标落后

于很多发展中国家。 据统计，联邦直辖部落区的人口中有 １５％是没有工作的青年

人；平均识字率只有 １７％，其中女性识字率更低至 ３％；每 ７，６７０ 人才有一名医生，每
２，１７９ 人有一个床位。 极端贫困的环境为极端组织招募成员提供了便利。 例如，资
金来源充足的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能以 １５，０００ 卢比（约合 １３０ 美元）的月薪招募年

轻人入伙。⑤

伊斯兰世界的经济贫困化导致部分民众失去了通过自我奋斗摆脱现状的勇气

和信心，日趋陷入绝望和无助之中。 美国皮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对 ３８ 个伊斯兰国家进行

的一项民调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支持实行伊斯兰教法，阿富汗和伊拉克受访者中

持此观点的比例分别高达 ９９％和 ９１％。⑥ 佐格比公司 ２０１５ 年针对阿拉伯国家年轻

人的民调显示，多数受访者认为，“腐败、压迫和不具代表性的政府”是阿拉伯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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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ｒｇ ／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ｓ⁃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ａｒｅ⁃ａｂｏｕｔ⁃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１５２０５，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加入极端组织的首要原因。① 欧美国家的穆斯林青年同样难以融入当地社会。 据统

计，英国 １６～７４ 岁的穆斯林中只有 １９．８％能找到全职工作（全国平均值达 ３４．９％），

只有 ６％的穆斯林能获得管理者和教授级职位（全国平均值达 １０％）。②

“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敏锐地抓住伊斯兰世界普遍存在的挫败感、反叛观念和

渴望变革的社会情绪，其一方面全力抨击现实世界的种种不公平、不合理之处，另一

方面主张借助暴力极端手段推翻现行秩序，蛊惑穆斯林青年为实现建立“哈里发国”

的目标发动“圣战”。 这种极端主张颇能打动心理叛逆、渴望打破现状的边缘化穆斯

林群体。③ 由于被边缘化的穆斯林民众人数众多，且普遍渴望打破现状，因此“伊斯

兰国”等极端组织在募集兵源时较为容易。 当然，欧洲青年穆斯林加入极端组织有

一定的特殊性。 英国一项研究显示，多数参加极端恐怖组织的穆斯林青年，既非虔

诚教徒，也未被极端思想洗脑，而是因为其未能很好地融入当地社会而选择加入极

端组织。 部分极端分子出身富裕家庭，并且接受过高等教育，这些人加入极端组织

很大程度上是为寻求社会认同和生命价值。④

（三） 国际环境根源：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导致伊斯兰世界做出应战性反应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产生发展还与外部环境刺激密不可分。 西方主导的国际霸

权体系的持续冲击迫使伊斯兰世界做出应战性反应。 伊斯兰极端主义正是这种应

战性反应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

近代之前，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之间互有征伐，伊斯兰世界一度占据上风。 但进

入近代以来，西方凭借其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坚船利炮”，在与伊斯兰世界的较

量中日渐占据上风。 １７９８ 年拿破仑率军入侵埃及，标志着西方对伊斯兰世界新一轮

征伐的开端。 一战结束后，英国和法国又以“委任统治”的方式肢解阿拉伯世界，使

中东地缘版图趋于碎片化。 二战后，英法殖民统治刚结束，中东国家又受到来自以

色列的挑战。 在阿拉伯国家看来，１９４８ 年以色列建国是欧洲殖民主义包藏祸心的

战略举措。 以色列与西方世界联系密切，因此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扩张，实际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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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其他原因还包括“外国势力占领阿拉伯领土” “极端的宗教话语和教义” “坚信极端组织代表真相”
“年轻人被边缘化” “教育水平低下” “年轻人寻求冒险” 等。 参见 Ｔａｂａｈ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ｏ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Ｚｏｇｂ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２０１５， ｐ． 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ｉｃ１．ｓｑｕａｒｅｓｐａｃｅ．
ｃｏｍ ／ ｓｔａｔｉｃ ／ ５２７５０ｄｄ３ｅ４ｂ０８ｃ２５２ｃ７２３４０４ ／ ｔ ／ ５６９ｅｅｂｃｃｃｂｃｅｄ６ｅ３６１ｄｃｅ４６７ ／ １４５３２５５６６７３１６ ／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ａｌｓ＋ ２０１５＋ＦＩＮＡＬ．
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７ 日。

Ｍａｈｍｕｄ ｅｌ⁃Ｓｈａｆｅｙ，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Ｆａｃ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ｎ ｉｎ ＵＫ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ａｒａｂｗｅｅｋｌｙ． ｃｏｍ ／ ｍｕｓｌｉｍｓ⁃ｆａｃｅ⁃ｒｉｓｉｎｇ⁃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ｎ⁃ｕｋ⁃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ａｔｔａｃｋｓ，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４ 日。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ｐｅｎｃ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ｎｆｉｄｅｌｓ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ＩＳＩ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Ｒｅｇｎｅｒ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５，
ｐｐ． ７６－７７．

Ｋｅｎａｎ Ｍａｌｉｋ：《“多元文化主义”的失败》，杨利红译，载《经济导刊》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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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在中东扩张的延续。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将中东

视为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试验场，在中东推行霸权政策。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为

首的西方国家共发动了 ５ 场较大规模的地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

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其中 ４ 场针对伊斯兰世界，３ 场直接针对阿拉伯

世界。 另据美国学者统计，二战结束 ７０ 年来，美国在中东先后发动了 ４１ 次军事行

动。① 这些霸权战争无一例外地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经济边缘化和政治动荡。 霸权

干涉导致部分国家政权垮台或政府控制力下降，日趋沦为“失败国家”。
历史规律表明，极端主义的活跃程度与伊斯兰世界的兴衰更替呈反比。 伊斯兰

世界越是辉煌强盛（如阿拔斯王朝、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和民众的价值观就越具有

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 例如，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是伊斯兰教历史的第一个辉

煌时期，这种国力强大体现到价值观上，就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出现了历时 ２００ 年的

“百年翻译运动”。 相反，伊斯兰世界每当出现深重危机，总会出现强调所谓“正本清

源”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回潮。 公元 １１～１３ 世纪是伊斯兰世界第一轮衰落期。 伴随历

时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１０９９ ～ １２９１ 年）以及 １２５８ 年蒙古铁骑攻占巴格达，伊斯

兰世界遭遇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伊本·泰米叶的复古思潮开

始兴起。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压倒性优势，伊斯兰世界屡战屡败，

日趋陷入“千年未有之大危机”。 对此，广大穆斯林激愤、沮丧，却又无可奈何。 在以

常规方式反抗霸权无望的背景下，少数穆斯林便转向极端化，通过制造恐怖袭击等

极端方式表达对外来压迫的不满：１８ 世纪，伊斯兰世界出现了保守封闭的瓦哈比主

义；一战后英法“委任统治”期间，埃及在 １９２８ 年建立了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
兄会”）；冷战时期，出现了赛义德·库特布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家。 伊朗

在 １９７９ 年爆发伊斯兰革命，提出了“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 苏

联解体后，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伊斯兰复兴运动乘势填补意识形态真空，许多伊

斯兰国家都出现了伊斯兰势力抬头乃至上台执政的现象。 在伊斯兰极端分子看来，
自 １９ 世纪以来，穆斯林世界一直处在西方持续的攻击之下，因此发动“圣战”不再是

国家领导人的义务，而变成了个人义务。 “基地”组织正是这种新型“圣战”模式的代

表力量，它主张优先反对“远敌”（美国和欧洲），并将解放巴勒斯坦、反对什叶派作为

重要事业。
２０１１ 年中东剧变以来，随着埃及、突尼斯、也门、利比亚等国强人政权纷纷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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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Ｊａｍｅｓ Ｆ．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 ａｎｄ Ｇｉｄｅｏｎ Ｒｏｓｅ，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Ｊｕｎｅ ３０，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ｒｇ ／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ｖｉｅｗ ／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ｕ．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４ 日。



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伊斯兰主义力量乘机在中东政坛异军突起。 事实上，在中东剧变开始之初，许多穆

斯林就从宗教角度对其进行解读，认为这场剧变是“世界末日”来临的先兆。 ２０１２ 年

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认为“马赫迪”（救世主）随时会降临。① “伊斯兰

国”组织兴起后，其奉行的宗教极端主义客观上适应了部分穆斯林民众渴望寻求精

神支柱的需要，填补了世俗主义衰落后的意识形态真空，可谓极端化的伊斯兰主义

与现实结合的真实写照。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伊斯兰极端主义肆虐，与西方国家的霸权政策直接相关。

正是西方国家频频在伊斯兰世界制造战乱，才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产生发展提供了

巨大活动空间。 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原来都是中东的“稳定绿洲”，但在遭遇

侵略战争和外部武力干涉后，这些国家相继沦为极端恐怖主义活动的大本营和滋生

地。 与此同时，西方霸权国为一己私利，对极端主义采取实用主义政策：伊斯兰极端

势力如果打击的是美国的对立面，就会被视为是“温和伊斯兰力量”，美国便资助和

支持其行动；如果这股势力与美国或其盟友为敌，便会被列为“极端恐怖主义势力”，
受到严厉打击。 冷战时期，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目标是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
以及打压纳赛尔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势力。 为此，美国竭力扶植伊斯兰保守势

力，突出表现为积极支持沙特对外宣教。 １９７９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向阿富汗

的伊斯兰武装力量输送资金和武器。 塔利班武装、“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前身

“认主独一和圣战组织”（Ｊａｍａａｔ ａｌ⁃Ｔａｗｈｉｄ ｗａｌ⁃Ｊｉｈａｄ）等极端恐怖势力，均是在这一

时期发展壮大。
“９·１１”事件后，美国在中东发动“反恐战争”，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元

气大伤。 ２０１１ 年中东剧变后，美国为推翻利比亚和叙利亚政权，再次借力伊斯兰极

端势力。 在利比亚，“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等极端势力乘隙壮大，并在推翻卡扎菲

政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叙利亚，西方同样试图借极端伊斯兰武装之手推翻

巴沙尔政权。 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的极端分子，其人数超过了当年阿富汗战场的

武装分子。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乘机发展壮大，成员数量从

２０１１ 年不足千人增至后来的数万人。

三、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困境

从意识形态和政治事件等方面看，伊斯兰极端主义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对伊斯

兰文明、伊斯兰社会和伊斯兰世界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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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ｃＣａｎｔｓ， Ｔｈｅ ＩＳＩＳ Ａｐｏｃａｌｙｐｓ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Ｄｏｏｍｓｄａｙ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ｐ．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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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复古主义价值观与复杂现实难以“对接”
伊斯兰极端主义妄称自己效仿了伊斯兰初创时期的经训、先知穆罕默德及前三

代弟子的言行和四大正统哈里发时期的早期历史。① 在原教旨主义者眼中，只有严

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才能复兴伊斯兰教，由此形成一种复古主义历史观。 萨

拉菲派就是典型的“崇古派”，该派认为穆斯林应以“清廉的先贤”（ａｌ⁃Ｓａｌａｆ ａｌ⁃Ｓａｌｉｈ）

的言行为效仿对象，正本清源，简化教规，反对外来文化渗透。 因此，政治伊斯兰势

力通常将“伊斯兰化”作为基本政策或政策重点。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宣布建国的“伊斯兰

国”组织，在其辖区内严格实行伊斯兰教法，禁止饮酒，禁止音乐，对妇女实施割礼，

甚至禁止人们看世界杯比赛。 “伊斯兰国”战旗使用黑旗，暗示要像当年阿拔斯推翻

倭玛亚王朝（６６１～７５０ 年）那样推翻已经沦为“异教徒”的穆斯林统治者。②

活跃于非洲大陆的“博科圣地”有“尼日利亚塔利班”之称。 资料显示，豪萨语中

的“Ｂｏｋｏ”原指“虚假”或“不真实”，引申为与伊斯兰教无关的事物，之所以被引申为

“西方教育”，是因为英国人对尼日利亚实行殖民统治期间，将西方教育引入当地以

取代传统的伊斯兰教育，因而被视为欧洲征服力量强加给豪萨人的欺骗行为，由此

才被引申为“西方教育”；阿拉伯语单词“Ｈａｒａｍ”意为“非法之物”、“被禁止之物”

（和 Ｈａｌａｌ 相对）。 “Ｂｏｋｏ Ｈａｒａｍ”意为“禁止西方教育”。③ 因此，“博科圣地”极端仇

视一切非伊斯兰的制度与文化，尤其是世俗教育，并在时间上多次对学校发动恐怖

袭击，绑架大批女性女生为人质并进行售卖，期政治目标则是以暴力“圣战”方式在

西非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国家。

“宗教决定论”将实现复兴寄望于复兴宗教，这实际是一种缘木求鱼的历史唯心

主义，更何况极端主义只是打着宗教的旗号，本质上则是对宗教的扭曲。 当今世界

的生产方式、社会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念，都已与伊斯兰教早期差之天壤，仅靠传统

宗教观念，很难实现与复杂现实的“对接”。

事实上，“伊斯兰国”组织的极端主张，与其一心效仿的阿拔斯王朝的价值观完

全相背。 阿拔斯王朝时期被称为伊斯兰世界的“文艺复兴”，从倭马亚王朝至阿拔斯

王朝历时 ２００ 年的“百年翻译运动”将大量希腊、印度、波斯的著述译成阿拉伯语，这

种对外来文化持开放、包容态度的历史与“伊斯兰国”极端排外的现实形成鲜明对

比。 阿拔斯王朝也是伊斯兰史上科技发展的巅峰期，当时的伊斯兰世界在数学、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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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Ｍｅｎａｈｅｍ Ｍｉｌｓ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ｖｓ．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Ｔｏｄａｙ” ．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ｃＣａｎｔｓ， Ｔｈｅ ＩＳＩＳ Ａｐｏｃａｌｙｐｓ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Ｄｏｏｍｓｄａｙ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ｐｐ． ２６－２７．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Ｔｈｒｅａｔ Ｐｒｏｍｐｔｓ Ｕ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８，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１ ／ ｎｏｖ ／ ０８ ／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ｔａｌｉｂａｎ⁃ｕｓ⁃ｂｏｋｏ⁃ｈａｒａｍ，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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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化学、医学等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与“伊斯兰国”组织禁锢个人发挥主

观能动性的保守做法形成强烈对比。 阿拔斯王朝对待什叶派也十分宽容。① “伊斯

兰国”组织无视现实，其复古主张完全是脱离实际的空想和骗局。

（二） 无力承担经济复兴的历史重任

从经济角度看，政治伊斯兰势力同样解困乏术。 从生产方式看，伊斯兰世界总

体处于相对落后的传统状态，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真正实现工业化，更多地处于依

靠出口原料和初级产品谋生的产业链下游。 与之对应，伊斯兰教也没有像欧洲的基

督教那样，通过宗教改革完成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使之成为服务于工业化生产

方式的现代化意识形态。 从阶级构成看，当前中东地区的政治伊斯兰势力看似包含

了各个阶层，实则更多是狂热的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者阶级意识的体现，这种阶

级局限性决定了伊斯兰主义难以提供先进生产方式。

伊斯兰世界面临的种种危机，其根源在于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还与许多国家

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有关。 伊斯兰主义并未找到问题的症结，自然开不出正确

的“药方”。 萨米尔·阿明指出，穆兄会以政治文化简单而著称，这种政治文化仅仅

满足于承认伊斯兰关于私有财产观念的“合法性”与“自由”市场的关系，而不考虑这

些活动的本质，这些基本的经济活动无力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② ２０１２ 年短暂执政

的埃及穆兄会倾向于推行带有伊斯兰色彩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事实上，伊斯兰主义者的主要“兴趣点”并不在经济建设本身。 伊斯兰主义的思

想体系和政治主张看似无所不包，实际关注的是仍是政治、社会、道德、信仰等领

域。③ 宗教力量作为远离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本身与经济发展联系不那么紧密，也

不代表先进生产方式，其对治理经济既无明确概念，也无真正兴趣，很难为发展经济

提供行之有效的理论指导和政策保障。 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宗教学者在讨论政治和

信仰问题时游刃有余，但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经济问题却缄口不言。

伊斯兰主义者强调“回归宗教”，还严重禁锢了民众的创新精神，造成伊斯兰国

家经济和科技水平日趋落后。 有学者认为，伊斯兰世界的教育和科学之所以毫无成

效，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缺乏从事实验性、可检验的科学研究的观念或愿望。④ 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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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ｃＣａｎｔｓ， Ｔｈｅ ＩＳＩＳ Ａｐｏｃａｌｙｐｓ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Ｄｏｏｍｓｄａｙ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ｐ． １３２．

［埃及］萨米尔·阿明：《阿拉伯革命：一年之后》，支晓兰译，载《国外理论动态》 ２０１２ 年第 ７ 期，第
７４ 页。

Ｋａｔｅｒｉｎａ Ｄａｌａｃｏｕｒａ，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ｒｉｅｆ， Ｖｏｌ． ２， Ｎｏ． １８，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ｇｌｏｂａｌｂｒｉｅｆ．ｃａ ／ ｂｌｏｇ ／ ２０１１ ／ ０２ ／ １８ ／ ｔｈｅ⁃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ｓｌａｍ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１５００ 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６１－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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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教义学家将所有科学的、哲学的推断都当做异端学说和无神论加以排斥。 这

种内向封闭的价值倾向，唯我独尊、排斥异己的态度，无形中在伊斯兰世界与外部世

界之间树起了一条思想隔离带，阻碍了伊斯兰世界有效吸收外部世界的科学技术等

先进知识。 近代初期，穆斯林学者对帕拉切尔苏斯在医学领域、维萨里和哈维在解

剖学领域，以及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在天文学领域的划时代成就一无所知。① 在

世界其他文明千帆竞发的激烈竞争状态下，伊斯兰世界却丧失了创新意识和创新动

力，在科学领域处于停滞状态。

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曾是世界科技中心，天文、数学、医学、物理、化学等科学研

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但进入 １８ 世纪后，伊斯兰世界在科技领域却乏善可陈，这与

伊斯兰世界“创制之门”关闭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周期性勃兴直接相关。 “回归宗

教”迫使穆斯林耽于死记硬背，重复经典，创造性思维受到禁锢。 即使到今天，在全

球化进程中已经被边缘化的伊斯兰世界，其民族自豪感仍然不是源于劳动生产力、

科技创新或知识产品，而是出自“摧毁敌人”的豪言壮语。②

事实上，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多数民众并不看好伊斯兰主义力量的执政能力。

２０１７ 年民调机构佐格比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土耳其（９６％）、沙特（８４％）、阿联酋

（８４％）、埃及（８１％）、巴勒斯坦（７４％）、伊拉克（７１％）、约旦（５３％）等中东国家民众

大多认为，伊斯兰主义者一旦掌权将使 “国家更加虚弱”。 土耳其 （９６％）、沙特

（８４％）、埃及（８３％）、伊拉克（７７％）、巴勒斯坦为（７０％）等国多数受访者认为，伊斯

兰运动会使“民众生活更加糟糕”。③

（三） 难以推动国际秩序变革

伊斯兰极端势力认为，现代主权国家有悖于伊斯兰教基本原则，穆斯林社会共

同利益应高于国家利益，其一直渴望建立一个超越现行主权国家体系，将政治、经

济、社会、信仰融为一体的“乌玛”。 这种传统的国际秩序观深刻影响了后世的伊斯

兰主义者，他们的对外战略潜含了依次递进的三大层次目标：近期目标是脱离西方

的压迫和依附，实行伊斯兰教法统治；中期目标是解放其他国家“受压迫”的穆斯林，

建立穆斯林共同体；终极目标是使整个世界接受伊斯兰教，实现伊斯兰教治理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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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Ｌ．Ｓ·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２１ 世纪》，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３５５－３５６ 页。
Ｈｕｓａｉｎ Ｈａｑｑａｎｉ， “Ｗｈｙ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ｌａｍｅ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６， ２００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０４ ／ １０ ／ １６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ｗｈｙ⁃ｍｕｓｌｉｍｓ⁃ａｌｗａｙｓ⁃ｂｌａｍｅ⁃ｔｈｅ⁃ｗｅｓｔ． 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Ｊａｍｅｓ Ｚｏｇｂｙ，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Ｚｏｇｂｙ ａｎｄ Ｓａｒａ Ｈｏｐｅ Ｚｏｇｂｙ， “ Ｓｉｒ Ｂａｎｉ Ｙａｓ Ｆｏｒｕｍ：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２０１７，”
Ｚｏｇｂ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２０１７， ｐ． ３０，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ｉｃ１． ｓｑｕａｒｅｓｐａｃｅ． ｃｏｍ ／ ｓｔａｔｉｃ ／ ５２７５０ｄｄ３ｅ４ｂ０８ｃ２５２ｃ７２３４０４ ／ ｔ ／
５ａ１ｂ１０６８９１４０ｂ７ｃ３０６２５８ｂ２ｅ ／ １５１１７２３１１２９７１ ／ ＳＢＹ２０１７＋Ｆｉｎａｌ．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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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同”。 ２０１４ 年兴起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其核心政治主张就是推翻现行

的民族—主权国家体系，建立一个疆域广大的“哈里发国家”。

然而，伊斯兰极端主义空有变革国际秩序的主观意愿，却没有变革国际秩序的

足够实力。

首先，高度碎片化的伊斯兰世界本身就是建立“乌玛”的最大阻碍力量。 当前，

世界上共有 ５７ 个伊斯兰国家，这些国家利益诉求各异，其中许多国家已走上世俗化

道路，仅凭“伊斯兰”这一宗教纽带，不足以将其聚合在一起。 同时，由于这些国家已

经以“主权国家”的身份融入现行国际体系，其根本利益与现行国际体系息息相关，

因此这些国家本身就是反对重建“乌玛”和“哈里发国家”的最主要力量。 这使伊斯

兰极端势力陷入理论与现实相互背离的悖论：建立统一的“哈里发帝国”，首要条件

便是要求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联合；但在政治实践中，这一诉求却引发了伊斯兰世界

的内讧和内乱。 在此背景下，伊斯兰极端主义孤掌难鸣，政治梦想不可能变成现实。

２０１１ 年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中东国家多数穆斯林愿意把伊斯兰教作为国家的指导

思想，同时也向往当年的“麦地那模式”（即实行政教合一的“乌玛”），但也意识到这

种模式并不适用于现代国家，更不可能应用到以世俗主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①

其次，政治伊斯兰势力缺乏统一纲领和组织，难以真正形成合力。 伊斯兰教看

似铁板一块，实则在初创时期就陷入分裂和内耗。 当前，伊斯兰教主要分为什叶派

与逊尼派两大派系，其中什叶派又分为十二伊玛目派、七伊玛目派（伊斯玛仪派）、五

伊玛目派（宰德派）、阿拉维派等诸多分支；逊尼派内部主要有哈乃斐、马立克、沙斐

仪、罕百里四大教法学派。 各教派、支派之间在教义传统和政治诉求方面差异显著，

彼此间还相互竞争。 当前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以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阵营同以伊朗

为代表的什叶派阵营之间的严重对峙。 在这种形势下，伊斯兰世界基本不可能实行

统一行动。

当年在阿富汗战场上，“反苏圣战”将各路极端分子汇集到一起。 但随着苏联撤

军，这些极端分子内部分歧严重。 有的主张返回国内，与本国政府作战；有的认为

“圣战”已经结束。 “伊斯兰国”组织的前身是“基地”组织的分支机构，但双方在行

动策略和意识形态方面分歧严重，导致此后两个组织在叙利亚、阿富汗等地频频相

互残杀。 内部分裂的现实决定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很难形成合力变革国际秩序。

再次，伊斯兰极端势力缺乏有效的斗争策略，“四面出击”导致“四面树敌”。 霸

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当前伊斯兰世界的最大外部威胁。 从现实考量来看，伊斯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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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Ｍ． Ｒ． Ｋｈ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ｉｒ Ｐｏｗ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６， Ｎｏ． ４，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１， ｐ．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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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的对外战略理应是高举反霸旗帜，最大限度地团结各伊斯兰力量，但事实恰恰

相反。 不同于“基地”组织将欧美“远敌”作为首要攻击目标，“伊斯兰国”将打击“近
敌”（即中东伊斯兰国家）作为首要战略。 “伊斯兰国”的打击对象，在国家层面包括

西方国家、阿拉伯傀儡政权、伊朗、叙利亚等国，在民众层面包括基督徒、犹太人、苏
非派、德鲁兹人、库尔德人、阿拉维派、雅兹迪人及其他少数族群和派别。 例如，该组

织将雅兹迪人视为“多神教徒”（ｍｕｓｈｒｉｋ），①主张禁欲与内在修行以及宣扬爱、和平

与宽容理念的伊斯兰教苏菲派，也被伊斯兰极端组织视为离经叛道的“异教徒”。
“四面出击”的结果是“四面树敌”，“伊斯兰国”组织已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公

敌”。 ２０１７ 年以来，该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不断丧城失地，其实体已基本被剿灭，
遑论变革国际秩序。

最后，现行国际体系远非伊斯兰极端势力所能撼动。 公元 ７ 世纪时，穆斯林之所

以能够在短期内统一阿拉伯半岛，进而建立地跨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主要原因在

于当时位于欧亚大陆的拜占庭帝国与萨珊帝国因长期征战导致两败俱伤，这使阿拉

伯人能够乘虚而入，建立起庞大的阿拉伯帝国。 然而，当前国际环境则恰恰相反，伊
斯兰世界陷入高度碎片化状态，但其北部的俄罗斯、西部的欧盟、东部的中国以及万

里之外的美国，均政局稳定、军力强大，可供伊斯兰极端主义对外扩张的空间基本不

存在。 从军事角度看，“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至多拥有常规武器，而外部大国则拥

有拥有大量尖端武器乃至核武器。 军事力量对比悬殊，使“伊斯兰国”等试图开疆拓

土的极端势力，注定是“鸡蛋碰石头”，绝无建立“哈里发帝国”的任何可能性。

四、 结　 语

总之，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和国际政治背景，
只要这种生存土壤依旧存在，这种极端势力就不会根除。 当前“伊斯兰国”覆灭并不

意味着来自极端主义的威胁就此解除，由此决定了世界各国的“去极端化”将仍是一

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与此同时，由于极端主义自身的价值观局限、现实力量对比

悬殊以及自身策略缺陷，伊斯兰极端主义不可能掀起大的风浪。 但极端主义的意识

形态、分支组织及其暴力恐怖活动，仍将对全球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打击宗教极端

主义也仍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

（责任编辑： 章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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